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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闽词》的学术成就 * ?

吴 昊

(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由刘荣平先生编纂的《全闽词》一书收录历代闽籍词人六百零六家，词作一万三千三百五十
二首。该书对《全宋词》《全明词》《全清词》等断代词作总集所收闽词多有补充修订，并首次汇编清
嘉庆至民国时期的闽词。《全闽词》的出版具有重要词史意义:第一，开创了编纂一省词作全集的先
河;第二，确立了地域词作总集编纂的良好规范;第三，揭开了新世纪闽词研究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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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节在《李氏焚书跋》中说: “夫学术者天下之
公器。”［1］( P433) 顾颉刚也认为: “夫学术者与天下共
之，不可以一国一家自私。”［2］( P45) 学术既为天下之
公器，学术研究资料亦应为天下之公器。有了学术
资料的广泛共享，才能有学术发展的光明前景。因
而，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整理始终都是学术研究最为

基础和关键的任务，不容轻忽。在词学研究领域，
《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全
清词·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全清词·雍
乾卷》等断代词作总集的编纂将许多常人难以获阅
的珍本词集公诸于世，既保存了稀缺文献，又便利了

海内外学人的研究，为当今词学的繁荣贡献殊多。
学术的长河流淌不辍，近日，厦门大学刘荣平先生编

纂的《全闽词》一书由广陵书社出版面世，立即蜚声
词界。《全闽词》，顾名思义，乃是对历代闽词的整
体汇总，分为唐宋、金元明、清代、民国四卷，共收录
从唐宋至民国千余年的福建词人六百零六家，词作

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首，煌煌五大册，厚重有力。
《全闽词》承续前贤志业，汇存词学文献，使大量稀
有、私藏词集得以流传世间，嘉惠词林，功在千秋。

一、《全闽词》的编纂缘起、
编纂过程与编纂原则

《全闽词》编者刘荣平先生，现任教于厦门大学

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曾先后师从王兆鹏、邓乔
彬、陈庆元诸先生学词，乃词学研究专家。其转益多
师，博极群书，学养至为渊深。2000 年，刘先生毕业
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随后至厦门大
学工作，耳闻目睹，深受八闽文化之浸染，有感其精

深与魅力，遂从自身专业入手，发愿编纂《全闽词》，
踏上了十余年四海求书、星钞露纂的艰辛征途。
《全闽词》的编纂之旅，起始于《聚红榭雅集
词》。由晚清词学大家谢章铤主盟的聚红榭唱和是
闽词历史上极其重要的词人结社活动，“不但促进了
闽词的中兴，而且对晚清词学的兴盛，亦具重要意

义。”［3］( P105)聚红榭唱和涉及多名闽地重要词人，所
刊行的《聚红榭雅集词》，收录十余位闽籍词人作品
三百余首，以之作为《全闽词》编纂的突破口，无疑
十分恰当。编纂之初，刘先生先据厦门市图书馆藏
清刊本《聚红榭雅集词》录入，惜此本漫漶甚多，为
了补全阙字，复以福建省图书馆藏同一版本补正，仍

有缺失，再以南京图书馆所藏版本补全。仅仅一本
词集的录入工作已经如此辗转繁难，可见，一地词作

总集的编纂绝非易事，除了渊博的学识，更需要坚韧

的毅力。《全闽词》后记中，刘先生亦曾感叹:“一本
书的文字录入工作是如此的复杂，遑论大部头包含众

多作者，涉及大量用书的词总集的编纂呢?”［4］( 后记P1)

但是，编纂工作的艰巨并未影响其编纂决心，至
2003 年 9 月，便编成了包含聚红榭唱和十六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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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词作的《聚红榭词作全集》，为《全闽词》的最终
完成奠定了初始基础。此后数年，虽承担着繁重的
教学、科研任务，但是，为了能够取得词集文献的第
一手资料，刘先生仍然不避舟车劳顿，远赴全国各地

寻书查书，不仅去公共图书馆查找馆藏，也向私人藏

书者求取孤本，其间辛酸劳苦，难为外人所知。与此
同时，刘先生利用手中掌握的丰厚资料，陆续写出了
《聚红榭唱和考论》《何振岱寿香社词作评论》《＜赌
棋山庄词话 ＞的价值和失误》《清代至民国闽词集
编年( 1644 － 1949) 》《＜全清词 ＞失收闽人词五种》
《＜全明词 ＞ ＜全清词 ＞补遗四十五首》等与总集
编纂相关论文，随后又出版《赌棋山庄词话校注》一
书。《赌棋山庄词话》乃谢章铤词学精义的核心体
现，其中有四分之一强的内容专论闽人闽词，许多闽

人词作依赖此书的记录才得以留存。刘先生的校注
一一查核原书引文出处，注释详尽准确，结论要言不

烦。这些与闽词息息相关的科研成果，增强了刘先
生对闽词发展脉络的把握，为《全闽词》编纂助益良
多。
在编纂原则上，刘先生定下了“一字不看原版，

一字不准录入”的严苛规定。每收一人词作，都会充
分调查词人所存词集的版本源流与优劣，以便确定

善本、足本作为底本，再以他本参校。底本确定之
后，所有词作均依据底本原始版本录入，绝不使用二

手文献，确保了所收词作文字的准确与精善。如明
人邹守愚，仅存词一首，《全明词补编》据明嘉靖刻
本《俟知堂集》录入，有十八字阙文，而《全闽词》则
据明嘉靖三十二年( 1553 ) 刻本《俟知堂集》予以补
足。对待存词一首的词人尚且如此一丝不苟，其余
可知。全书初稿完成之后，刘先生并未松懈，而是继
续多方访求，又陆续补入初稿未录的词集多种，并对

已经录入的词作对照原版一一进行复核，“有时为了
求证一词之原文、一字之正误，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或亲赴各地图书馆查证，或托师友到海外图书馆复

印、拍照以校核。”［4］( 序P4)又先后四次通校全部书稿，
力争扫除错误。虽然一部二百万字的巨著难免有个
别字词之失，但《全闽词》文字录入的精确必定已经
迈越前人。

二、《全闽词》对前人断代总集的补充修正

作为一部地域性词作总集，《全闽词》涵盖历朝
历代作品，其编纂必然要受到已经出版的《全宋词》
《全明词》《全清词》( 顺康卷、雍乾卷) 等断代词作总
集的影响。在编纂各代闽词之时，《全闽词》编者虽

对前贤著作有所参考，但并不局限于断代总集的成

果，而是以审慎的态度对断代总集所收词人词作的

版本重新覆核，同时广泛吸收近年相关研究成果，对

上述总集中的闽词进行了大量增补和修订。
1．对《全宋词》( 含《补辑》) 的补正
《全宋词》向来以编校精善著称，乃文学总集编
纂的典范之作。但是，任何总集的编纂都难以做到
十全十美，《全宋词》亦有少量词人词作失收，虽经
孔凡礼等人补辑，仍有遗漏。《全闽词》为之增补郑
侠《西江月》( 寝室新营小阁) 一首、野轩遵《捣练子》
( 赵州笋) 一首、陈宓《采桑子·和六一居士》等十三
首、郑思肖《十六字令》( 身) 一首，等等。
除了增补佚词，编者对《全宋词》已收词作同样

谨慎细致，重加考订。如葛长庚词，《全宋词》据朱
孝臧《彊村丛书》本《玉蟾先生诗馀》《玉蟾先生诗馀
续》录入，存词一百三十五首，而《彊村丛书》本源自
唐元素校旧钞《玉蟾集》，此本校勘不精，且有失收
误收，被《彊村丛书》与《全宋词》先后沿袭。《全闽
词》则依据明正统七年( 1442) 宁藩朱权刻本配甘世
恩抄正统本《海琼玉蟾先生文集》录入，以《彊村丛
书》本参校，又据明钞本《鸣鹤馀音》、清康熙五十六
年( 1717) 刻本《罗浮山志会编》、明天启二年( 1622)
刻本朱国禛撰《涌幢小品》补录，共得词一百六十一
首，较《全宋词》增加二十六首。又如彭耜词，《全宋
词》误将葛长庚《十二时·鹤林靖作》《喜迁莺·鹤
林靖偶作》二词判为彭耜之作，《全闽词》依据许蔚
《〈全宋词〉葛长庚部分订补》予以辨析，收入葛长庚
名下。又依詹石窗《金丹派南宗二传人诗词考论》
重定《满庭芳》( 玉液金膏) 《沁园春》( 要做神仙) 二
词为彭耜之作，据明正统《道藏》本葛长庚、彭耜撰
《金华冲碧丹经秘旨》录入。
即使词作并未失收的词人，《全闽词》同样覆核

版本，重加校勘，改正了《全宋词》存在的部分失误。
如柳永《西平乐》一词，“尽日凭高寓目，脉脉春情
绪”［4］( P14)，“寓”字《全宋词》空缺，《全闽词》据万树
《词律》卷十七补入; 又如柳永《洞仙歌》( 乘兴闲泛
兰舟 ) 一词，“羁旅。渐入三吴风景，水村渔
浦”［4］( P32)，《全宋词》“浦”原作“市”，失韵，明显有
误，《全闽词》据万树《词律》卷十二改“市”为“浦”，
始合韵。再如李纲《苏武令》( 塞上风高) 一词，《全
宋词》与《全闽词》均据《云麓漫钞》录入，但《全闽
词》增补了赵彦卫案语: “云李丞相纲作，未知是
否。”［4］( P87)提醒读者要注意此词的著作权应暂时存
疑。《全闽词》校勘之细腻可见一斑。

2．对《全明词》( 含《补编》) 的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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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明词》失收失误甚多，虽有周明初、叶晔之
《全明词补编》为之增补，缺漏仍巨，近年来各方学
者陆续撰文补充。《全闽词》编者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再上层楼，为《全明词》( 含《补编》) 增补罗泰
《明月棹孤舟·题墨竹》等七首，据清林氏朴学斋钞
本《觉非先生文集》录入，系编者首次发现。另增补
陈仲溱《浪淘沙·茶园即景二首》二首、谢超宗《满
江红·山居即事》等四首、林绿《忆王孙·本意》等
二首。又增补张燮、杨观、周宣、蔡经、韩梦云等十人
之词各一首，共计增补十四家，二十五首。对《全明
词》( 含《补编》) 已收之作，《全闽词》同样补订甚多。
如周玄词，《全明词》据清道光九年( 1829) 福鼎王遐
春刻本《宜秋集》录入，仅录词两首，而《全闽词》则
据同本录入，并校以清钞本《宜秋集》，共录词六首，
较《全明词》增补《临江仙·题王秀才山水图》等四
首。又如杨旦词，《全明词》据《惜阴堂丛书》钞本
《偲庵词》录词九首，《全闽词》则据明嘉靖杨襄刻本
《偲庵集》录词十一首，且《全明词》所录九首帐词均
将词作之前的四六文删除，而《全闽词》则全部录
入。刘湘兰《论明代的幛词 》指出: “明代幛词的文
体体制比较固定。其文体结构分为两部分，前为四
六文，以叙事、议论为主，后作词一首，主于抒
情。”［5］( P153)可知四六文乃是帐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全闽词》将之保存的做法才是正确的。又如许
友词，《全明词》则收许友词一首，《全清词·顺康
卷》收许友词二首，《全清词顺康卷补编》收许友词
九首。合三书，可知许友全部存世词作，但不详许友
《米有堂诗馀》词作的原始排序情况。《全闽词》据
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初刻本《米有堂诗集》录入，知
《米有堂诗馀》所收词篇的原始排序是: 《眼儿媚》
《卖花声》《忆秦娥》《点绛唇》《风中柳》《如梦令》
( 二首) 《清平乐》《桃源忆故人》《钗头凤》《霜天晓
角》。
校勘方面，《全闽词》对《全明词》( 含补编) 亦有

诸多修正。如林弼词，《全明词》据《四库全书》本
《林登州集》录入，而《全闽词》则据清康熙刻本《林
登州集》录入，校以明初刻本《登州林先生续集》。
四库本质量不佳乃学界共识，如有其它刊本，一般不

据四库本录词。林弼《木兰花慢·为允元学录寿，时
戊戌中秋，南城溪楼即席分得微字》一词中，“又秋
江水上，花外岸，柳边矶”［4］( P87)，《全明词》缺“又”
字，不合格律，《全闽词》据明初刻本补入; “笑薄宦
孤踪，塞鸿海燕，北去南归”，“薄宦”，《全明词》作
“薄官”，显误; “万顷澄江如练，咏新诗、却忆谢玄
晖”［4］( P87)，《全明词》缺“却忆”二字，不合格律，《全

闽词》正确。《全明词》据四库本录词，仅仅一首词
中便出现三处失误，《全闽词》均予以修正。又如林
鸿词，《全明词》据《惜阴堂丛书》钞本《鸣盛词》收词
三十首，而《全闽词》则据清嘉庆十三年( 1808) 刻本
《鸣盛集》录入，又校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
丛书》所收钞本、清初钞本、民国赵尊岳辑《明词汇刊》
本《鸣盛词》，共录词三十一首，增补《蝶恋花·红桥忆
别》一首。与《全明词》相同的三十首词，《全闽词》
亦重新校勘，如《摸鱼儿·书情》一词中，“莫道不消
魂，衷肠铁石，涕泪也如雨”［4］( P483)，《全明词》原缺
“也”字，《全闽词》据嘉庆刻本《鸣盛集》补入;《水调
歌头·清江镇阻风，过姑苏》一词中，“错怨天公无
语，无缓人生如梦，俯仰古今同”［4］( P484)，《全明词》
原缺“无”字，《全闽词》据甲库钞本、清初钞本补入;
《念奴娇·括苍旅中冬至感怀》一词中，“赤城紫禁，
此时深闭瑶阙”［4］( P485)，《全明词》“闭”原误作“间”，
《全闽词》据甲库钞本改;《满庭芳·钱塘舟中述怀》
一词中，“螺江上，天公还肯，容我钓鲈鱼”［4］( P482) ，
《全明词》“螺江”作“缧江”。《方舆胜览》卷十《福
建路》中记载: “螺江，在候官县西北二十五
里。”［6］( P166)“缧江”则未见任何记载，应以《全闽词》
之“螺江”为准。

3．对《全清词》( 含顺康卷、顺康卷补编、雍乾
卷) 的补正

清代词人词作数量均远超前代，仅顺康两朝已

有词人两千余家，词作五万余首。目前，已有顺康
卷、顺康卷补编、雍乾卷问世，三书均有失收。《全闽
词》为之增补孙学稼《浣溪沙·春日东行有所思，次
章邱旅中壁间韵》等七首、萧正模《念奴娇·梅花，
山居作》等四十一首、方迈《望海潮·和郑香石赠侍
儿韵》等九首、许琰《醉妆词·端山作》等七十九首、
林兆鲲《胡捣练·阳台夕照。鹭江八景之一》等二
十二首、黄卧窗《浪淘沙·春兴》等二十五首、张趾
如《蝶恋花·咏莲花》等六首、倪邦良《满江红·洪
际浮日》等八首、张锡麟《朝玉阶·洪际浮日》等八
首、马廷萱《南楼令·题朱月帆明月归帆小影》等七
首，另增补陈登龙、郑咏谢、梁蓉函词作各四首，增补
罗观恒、张文举、潘运等十二人词作各一首，共计增
补二十五家，二百三十六首。
《全清词》已收之词，《全闽词》同样有修订。如
丁·词，《全清词·顺康卷》是据《闽词徵》录入十
首，再据《瑶华集》补录一首，而《全闽词》则是据《瑶
华集》录入十首，再据《闽词徵》补录一首，虽然所收
十一首词作相同，但文字上互有差异，林葆恒编纂
《闽词徵》时对所收词作多有改动，如有寻获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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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应不据《闽词徵》录词，《全闽词》先以清康熙天
藜阁刻本《瑶华集》录词，再据《闽词徵》补录的做法
无疑是正确的。吴应聘词，《全清词·顺康卷》也是
据《闽词徵》录入，而《全闽词》则是据《武夷山志》录
入，二者文字差异殊多，而且《全闽词》编者觅得乾
隆刻本与道光二十六年刻本两版《武夷山志》，经对
校发现乾隆刻本文字有误，遂据道光刻本录入，保证

了吴应聘词作文字的精确。
以上所举，仅是《全闽词》修正断代总集的部分

例证，篇幅所限，无法全部胪列，但《全闽词》后出转
精的佳绩已灿然可见。

三、《全闽词》新编词作的求全求善

清代嘉庆至宣统朝以及民国时期词作，未有断

代总集编成，《全闽词》乃是此一时期闽词的首次完
整汇编。从数量上讲，唐五代至清乾隆时期的闽词
仅占全部闽词的三分之一强，因而，《全闽词》将近
三分之二的词作均是首编。
没有断代总集可资参考，对《全闽词》编者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尽可能收全存世闽词，编者穷
搜极讨，查阅了海量文献资料，不论总集、别集、方
志，甚至家谱、日记、报纸，任何可能存有词作的文献
资料都在编者寓目范围之内，十余载书山跋涉，可谓

呕心沥血，毕成此功。《全闽词》新编部分的收词主
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特点:

1．以各类刻本、刊本、铅印本、油印本为根基全
面收词
《全闽词》绝大部分的词作均是依据各类刻本、
刊本、铅印本、油印本录入，确保了文献原始面貌的
保存。刻本，如龚易图词，据清光绪间刻本《餐霞仙
馆诗词外集》录词十二首，此刻本存世极稀，不藏于
公共图书馆，编者多方求助私人才终于寻获。刊本，
如何适词，据民国刊本《官梅阁诗馀》录词一百五十
五首，另据 1981 年 5 月新加坡宏文印务有限公司出
版的《官梅阁诗词集》补录六十三首。铅印本，如沈
鹊应词，据民国铅印本《晚翠轩集》附《崦楼词》录词
三十五首。油印本，如邵振绥词，据 20 世纪 80 年代
油印本《慈园诗词稿》所收《慈园词稿》录词十七首。
这些初刻、初刊、初印的文献构成了《全闽词》所收
词作的根基，在此基础上，编者继续搜求各类文献，

予以补充。有时，一位词人的词作要从近十种不同
文献中汇集，才能完璧，如何振岱词，先据 1955 年油
印本《我春室集》录入《鹧鸪天》( 鹤氅云边倚晓寒)
等一百五十九首，校以 20 世纪 70 年代油印本王真

撰《道真室随笔》，又据 1955 年油印本《我春室集》
附《天香室词集》补辑《浣溪沙》( 远近浓花散异香)
一首，又据福建省图书馆藏钞本《我春室词集》补辑
《虞美人·花外春人图》等二首，又从民国十九年至
二十七年( 1930 － 1938 ) 刊林石庐等主编《华报》补
辑《佚调名·和韵》一首，另从民国十六年( 1927) 福
建通志局钞本陈懋复等辑《陈弢庵先生七十寿言
集》辑录《醉太平》( 瑶阶献铭) 一首，另从何振岱家
藏杂稿过录本辑录《浪淘沙·题书味庵》等三首，另
从何振岱稿本《戊辰日记》辑录《清平乐》( 钟前人
醒) 一首，另从民国二十五年 ( 1936 ) 刻本郭则沄辑
《清词玉屑》辑录《金缕曲·题砚》一首，另从 1992
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民国三十六年( 1947) 稿本林
葆恒纂《词综补遗》辑录《绮罗香·题〈粉云盦词〉》
一首。如此多方兼顾，最大程度地保证收词的全面。

2．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所藏稿本、钞本词集
公共图书馆资源丰厚，往往藏有许多稀见稿本、

钞本。编纂期间，编者曾数十次奔赴全国各地图书
馆查书抄书，硕果累累。如杨浚词，即从福建省图书
馆所藏稿本《冠悔堂词稿》录入，共得《临江仙》( 一
枕西风香梦醒) 等七十四首; 林轩开词，是从福建省

图书馆所藏稿本《拾穗山房诗文钞》录入，得词《八
节长欢·寿冯老夫人，节楼兄母》等三首;郑翘松词，
乃是据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原稿本《卧云山房
诗草》录入，共得《水调歌头·庚戌都门感赋》等一
百四十二首;陈文翊词，是据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佚名钞本《弦外词》录入，共得《迈陂塘》( 易销沉) 等
五十六首，等等。

3．访求私人藏书家所藏钞本、稿本词集
有些民国词人的词集稿本在其去世之后，由后

代收藏或流入私人藏书家之手，不见于任何公开渠

道。《全闽词》编者经年寻访，觅得罕见私藏词集多
种并收录书中，使天下学人得以共享珍贵的秘藏文

献。如陈懋鼎词，是从上海许浣云先生所藏陈懋恒
整理钞本《槐楼词》录入，共得《满庭芳·郭蜇云五
十》等十一首;黄展云词，据黄展云后人所藏手稿本
《展云词稿》录入，共得《南歌子·寄友》等二十七
首;包树棠词，据福州包氏后人所藏稿本《笠山倚声
初稿》录入，共得《念奴娇·秋思》等三十三首; 洪璞
词，据福州洪氏后人所藏稿本《璞园词稿》录入，共
得《捣练子》( 莺语细) 等四十九首; 张清扬词，除从
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安室词》录入以外，复从福州厚
德轩施传灿先生所藏光绪三十二年( 1906) 何振岱抄
本《双星室主人词稿》辑录《渔家傲》( 每到春来情绪
恶) 等三十七首; 张苏铮词，从福州连天雄先生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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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苏铮手稿中辑录《双双燕·筿棠二兄属题，乙亥花
朝前二日》一首，等等。

4．从族谱、方志、报纸等杂纂文献中广泛辑录
除了词类总集、别集以及文学作品集，其他文献

中往往也会有零散词篇留存，《全闽词》编者留心族
谱、方志、报纸等各类文献，于其中斩获丰硕。如金
章词，是在 1992 年第四次续刊本王世威编《西清王
氏族谱》中寻得，录词《如梦令》( 窗矮室如轻舸) 等
七首，同时，还从此本族谱中录得林孝泉、林锷风等
多人词作;陈更新词，据民国元年( 1912) 日本东京再
版铅印本天啸生编《黄花冈福建十杰纪实》一书录
入，得《南柯子·病中》等二首;曾仲鸣词，先据民国
十三年至二十六年( 1924 － 1937) 刊本国闻周报社编
《国闻周报》录入《浪淘沙·丽芒湖上作》等四首，又
据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 1933 － 1936) 刊本龙沐
勋主编《词学季刊》录入《百字令》( 满湖月色) 等三
首，复据独立出版社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 1938
－1945) 印行卢冀野主编《民族诗坛》录入《临江仙》
( 一样年时明月夜) 一首; 郑元鼎词，则是据民国二

十六年( 1937) 远东书局铅印本林其蓉编纂《闽江金
山志》录入，得《唐多令》( 一胜水中浮) 一首，等等。
无论是断代总集或地域总集，要将作品彻底收

全，难度是极大的，目前已经编成的各类诗、词、文总
集，不论质量高低，无一例外都在编成之后陆续得到

学人的撰文补辑，《全闽词》亦不能保证毫无遗漏。
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王兆鹏认
为《全闽词》“搜罗完备，虽不能说将历代闽人词作
全部网罗殆尽，但遗珠不会很多。”［4］( 序P3)

四、《全闽词》出版的词史意义

作为中国词史上第一部地域性通代词作全集，

《全闽词》的出版有着无可替代的词史意义，最重要
的有三点: 其一，《全闽词》开创了编纂一省词作全
集的先河; 其二，《全闽词》确立了地域词作总集编
纂的良好规范; 其三，《全闽词》揭开了新世纪闽词
研究的崭新篇章。

1．《全闽词》开创了编纂一省词作全集的先河
地域性词作总集的编纂，于清初已开风气。顺

治年间，有戈元颖等纂辑的《柳洲词选》，收录明末
清初浙江嘉善词人一百五十九家，词作五百三十七

首，乃地域词作总集编纂之嚆矢。其后又有陆进、俞
士彪所编《西陵词选》，收录清初杭州词人一百七十
五家，词作六百六十四首; 薛廷文原辑、冯登府重编
《梅里词绪》( 重编版又名《梅里词缉》) ，收录明末清

初至嘉庆年间浙江嘉兴县梅里镇词人八十六家，词

作四百二十一首; 缪荃孙编《国朝常州词录》，收录
常州词人四百九十八家，词作三千三百一十首; 等

等。上述总集多是选取特定时期一地词人的部分词
作，为词选性质。许玉彬、沈世良等所辑的《粤东词
钞》，收录从五代至清代的粤东词人一百一十四家，
词作一千三百六十五首，虽然年代上贯通千年，但仍

是词选。清人所编总集，或限于时代，或限于郡邑，
而且往往只选录词人少数作品，但这些总集为后人

积累了编纂经验，也保存了许多他处未载的词人词

作，有功后世。闽地词作总集的编纂，始于道光年间
叶申芗的《闽词钞》，是书收录宋元闽籍词人六十二
家，词作一千一百四十一首。民国时，又有林葆恒编
纂《闽词徵》六卷，收录宋元以迄民国闽籍词人二百
五十七家，词作一千四百三十六首。这两部闽词总
集虽有草创之功，但亦属词选性质，仅能一窥闽词大

略。《全闽词》以前人成果为根基，广搜博考，将词
这种文学体式诞生以来的全部闽词汇于一编，闽词

全貌得以展现于世人眼前，在地域词作总集编纂方

面攀上了前贤未至的高峰。
一省词作总集的编纂，始于李谊辑校的《历代蜀

词全辑》及《历代蜀词全辑续编》，由重庆出版社于
1992 年及 1994 年先后出版，二书合计收录历代蜀籍
词人三百七十家，词作八千二百五十余首。但是，
《历代蜀词全辑》及其《续编》收词下限止于晚清，不
收辛亥革命以后的词作，以今日的学术标准而言，已

不能称为一省词作全集。不过，此书出版于二十五
年之前，整体而言，当时词学研究的范围远未涉及民

国，编者李谊先生不收辛亥后词作亦属合情合理。
另外，该书在体例、校勘以及版本选择方面都有可议
之处，收词亦不注出处。因之，《全闽词》才是中国
词史上首部严格意义上的一省词作全集。此外，江、
浙、赣等省份均为历代词坛重镇，但仍未有词作全集
编成。《全闽词》的问世，无疑会对其他省份的词学
研究者产生影响，极可能促进各省词作全集的编纂。

2．《全闽词》确立了地域词作总集编纂的良好
规范
《全闽词》的编纂体例与编纂方式十分成熟，足
资借鉴，其编纂上的主要特点，可从凡例入手说明。
《全闽词》凡例第一条曰: “本书编录历代闽籍
词人的词作，上起唐五代，下迄中华民国。横跨中华
民国与新中国的词人，如其词的创作时期主要在中

华民国，可酌收其作于新中国时期的词作。”［4］( 凡例P1)

民国时期，确是旧体诗词创作的高峰期，诗词存量颇

丰。以《全闽词》而言，民国部分即占全书五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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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民国旧体文学已经广泛进入各地古典文
学研究者的视野，孙克强、和希林主编《民国词学史
著集成》、曹辛华主编《民国词集丛刊》等大型文献
汇编及林立《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
究》、李剑亮《民国词的多元解读》、曹辛华《民国词
史考论》等研究专著接连出版，形成了新的古典文学
研究学术增长点。《全闽词》将民国词纳入编纂范
围，完全符合当下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也为民

国闽词的深入研究贡献了一份力量。
《全闽词》凡例第十四条曰:“《全宋词》《全宋词
补辑》《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全清词·
顺康卷》《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全清词·雍乾卷》所
收闽词，本书曾作参考。面对各总集所收闽词，本书
必重新核对所据版本。或重新选择版本，或作补遗，
或校正文字录入之误，或补足缺漏词篇，在在多有。
犹以改正文字录入之误、之阙为多，难以一一指明。
虽同一版本，各本刷印情况不一，漫漶程度不一，故

此本之误、之阙不等于彼本必误、必阙。此为识者知
之。”［4］( 凡例P3)地域词作总集的编纂，不可完全依据断
代总集，而要以审慎的眼光对断代总集所用版本进

行重新核校。即使所用版本相同，亦要重新核对，
《全闽词》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好的示范，如郑方坤
词，《全清词·雍乾卷》与《全闽词》均据清乾隆刻本
《蔗尾诗集》录入，但《全清词·雍乾卷》所用乾隆刻
本《蔗尾诗集》仅存词四十八首，《全闽词》所用《清
代诗文集汇编》影印乾隆刻本《蔗尾诗集》则存词七
十一首。同为乾隆刻本，存词却相差二十三首之多。
可见，相同版本的词集也会因版次、印刷、保存等因
素出现存词不同的情况。
此外，凡例第七条曰:“词人小传……小传之后，

另起一段，介绍所据词集版本、辑录依据、取校资料
等情况。”［4］( 凡例P2)在词集编纂史上，于小传之后再单
独指明词集版本、辑录依据、取校资料，《全闽词》是
首创，既可帮助相关词人词作的研究者查找收集资

料，又能使读者清晰地获知词作来源。凡例第十一
条言道:“为存文献原貌，文字一般照原书录入。刊
本中字形奇特或极为少见者，予以规范。”［4］( 凡例P2)这
就最大限度地对原始文献进行了还原，保存了文献

的初始面貌。概而言之，《全闽词》为地域词作总集
编纂提供一个良好的范式，值得后之学者遵循借鉴。

3．《全闽词》揭开了新世纪闽词研究崭新篇章
作为词家辈出的词坛大省，闽词研究也始终都

在词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不过，此前的闽词研
究，多数都是集中于柳永、张元幹、刘克庄等宋代大
家，谢章铤、叶申芗等清代词学家亦有部分研究，其
他零篇散论也多是单个词人研究，且涉及到的词人

为数有限。近年来，闽地词派、词社研究稍有抬头，
但成果尚少。当前的闽词研究现状是对个人关注
多，对地域、群体关注少，且缺乏站在宏观历史角度
剖析闽词发展的词史成果，闽词研究整体呈现发展

缓慢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便是因为闽
词研究资料的匮乏。著名词家的词集较易获取，相
关研究也较集中。名气稍著的词人词集，有心查访
也可寻获，故而亦有零散分析。但大多数词名未彰
的词人，便会被研究者忽略。词派、词社或一地词人
的全集，往往难以获全，文献不齐，遑论研究。闽词
历史上有多少词人，各有多少作品都未尽知，词史研

究就无从谈起。以上种种，使得闽词研究未能形成
热潮。
《全闽词》的出版，一举解决了闽词研究基础文
献不足的问题，必将从根本上改变闽词研究的发展

进程。以《全闽词》为文献支撑，可对闽词进行通代
词史研究、断代词史研究，可进行郡、县等地方词坛、
词史研究，可进行词派、词社研究，可对特定词学家
族进行研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闽词进行深入研

究都成为可能。笔者认为，《全闽词》的出版揭开了
新世纪闽词研究的崭新篇章。王兆鹏教授评价《全
闽词》曰: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收录作品最为繁富
的地方总集，厥功至伟! 前无古人! 不仅对研究历

代闽词贡献甚巨，对整个词学研究亦有重要文献价

值和学术意义。”［4］( 序P3)诚非虚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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